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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如果非要让双方就“口味”一事展
开同席讨论，那话不投机半句多都算是好结果了，一不当心，

还容易吵起来。一名女大学生在张家界进行翼装飞行时偏离
路线遇难，这事不仅是近几日的热点关注，更在不同观点者
之间引发争论：如此玩命，到底有没有必要？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女大学生在天门山翼装飞行遇难

运动无限，安全才是极限

“我带来了一些坏消息。我正在
走向死亡，你也一样。我们不能因为
对某些终将发生的事情有所忧虑恐
惧，就放弃梦想。去冒险，去摔断骨头，
去接受可能因此而死的这个事实，然
后，你就真的自由了。”这句话出自翼
装飞行界传奇杰布·克里斯。

为了梦想，为了自己热爱的极限
运动，“克里斯”们可以舍身忘死。如
果你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可能就不会
在听闻此次女性翼装飞行员身故的消
息后，发出类似“卿本佳人，何苦玩命”
的感慨了。

国内玩翼装飞行的圈子，其实很
小。即便官方只透露了这名遇难女性
姓刘，身份是一名大学生，圈内人以及
和这个圈子相关的人还是很快就锁定
了对象———在国内极限运动界小有名
气的刘安。

冲浪、帆板、滑雪、潜水、射击、跳
伞、翼装飞行⋯⋯刘安的运动涉猎在
同龄人中可谓出类拔萃。在此次意外
发生前，她已经成为了AIDA（国际自
由潜水发展协会）的四星自由潜水员，
而跳伞经验也累加到了200多次。由
于经常在世界各地游历，且晒出的照
片颇有艺术感，颜值在线的刘安也是
不少对极限圈有所了解的人口中的
“女神”。

一条年轻生命的逝去，令许多人

叹息，不少人都在追问，“真的值得
吗？”但其实，这个酷爱极限运动的女
孩早就在内心演练过这段生死对话。
“我为自己而活，我不后悔我的选择，
我会坚持我选择的路。”“为自己而活，
我喜欢外面的世界，喜欢挑战自己，追
求超越生理极限的感觉，也追求跨越
心理障碍时所获得的愉悦感与成就
感。”“挑战自己并且做到极致时，会有
一种满足感，这种感觉在你面对死亡
时更加强烈。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如果
你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有那么一瞬间，
做到完美确实还不错。”
相对优渥的家庭环境，这为刘安

提供了潇洒闯荡的物质基础，但在生
死一事上，她并不“傻白甜”。

在去年10月接受一个极限运动自
媒体号的采访时，这姑娘透露说自己
已经签好了遗体捐献书。而她之所以
有此决定，就是因为见多了也听多了
身边极限圈有人受伤或者不幸离世的
事，“希望一旦生活中有意外发生，也
能尽最后一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在听闻刘安遇难的消息后，有“中

国翼装极限跳伞第一人”之称的徐凯
在“朋友圈”更新了动态。“请大家让她
安安静静地离开。你们的问题，我今后
会回答大家的。”“虽然没有缘分见到
这个孩子，但我知道她是真心热爱翼
装飞行的。”

极限运动需要
被理解和被敬畏

1. 遇难的她，并非“菜鸟”

国内的极限运动圈不大，有能力
套上“飞鼠服”进行翼装飞行的人更
少。一位圈内人透露了一组数据：“国
内跳伞的千人左右，能进行高空翼装
飞行的百余人，专门飞低空翼装的，是
个位数。这当中，男性占多数，女孩
少。”

刘安接触翼装飞行的时长约三
年，不过由于她在入门前已经累积了
200次独立跳伞的经验，所以上手的
速度较旁人更快。在失联搜救阶段，外
界对她的身份定位经常是“女大学
生”，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一点
容易造成误解，以为又是哪个“菜鸟”
鲁莽惹祸了。
在国内的翼装飞行圈，刘安虽排

不进顶尖行列，但也是一位拥有专业
资质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也不
会被选中，参与到此次这部极限运动
短纪录片的拍摄中，更不会在拍摄过
程中遇难了。

2. 在天门山飞没问题？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刘安所参
与的这次纪录片拍摄工作，是事先在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有关部门那里完成
报备和一系列手续的，并非“野路子”
行为。另外，天门山可说是在国际翼装
飞行界里最为人所知的国内地标，并
非“野场子”。

从2011年至今，通过一场又一场
大赛的举办，翼装飞行运动在国内慢
慢扎下了根。同时，天门山在旅游观光
之外，也被贴上了“国内翼装飞行胜
地”的标签。

2011年，翼装飞行界传奇杰布·克
里斯从距天门洞上方数百米高空的直
升机上跃下，以高达220公里的时速
穿越天门洞，继续飞行约40秒后成功
着陆。就此，他成为了全球首个翼装飞
行穿越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
的“天门第一飞侠”。2012年，天门山趁
热打铁，成为了首届翼装飞行世锦赛
的举办地。本次比赛是该项运动自诞
生以来首个全球性的顶级行业赛事，
吸引到了来自全球10个国家的16名顶
级翼装飞行选手参赛。以此为始，这片
山峦起伏处成为在国内与国外均享有
知名度的翼装飞行地标。

3. 意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即便是一位世界顶尖的翼装飞行

者，即便是在一场世锦赛级别的大赛
中，死神也随时有可能收割生命。在
2013年于天门山举办的第二届翼装飞
行世锦赛中，匈牙利人维克多·科瓦茨
就成为这样一位意外亡故者。

即便与极限运动中的同侪们相
比，翼装飞行的危险等级也高人一筹。
并没有人想回避这一点。这回的悲剧
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后续将有相关调
查。恐怕只有等到更多证据浮出水面
时，才能就事论事地来研究这个问题。

4. 为什么没携带定位装置？

意外发生时，刘安没有随身携带
定位装置，这为搜救工作的开展增加
了难度，也令旁观者产生了一定质疑：
这是否是一种操作上的疏忽？
但据一位圈内人的透露，刘安此

举并不特立独行。“常规的翼装飞行并
不会携带GPS，极个别时候携带GPS也
主要用来记录飞行轨迹和调率，且不
是定位GPS。”
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一项本就在

“与死神共舞”的极限运动，在经历了这
一次的意外悲剧后，比起各种质疑，还
是细化条例、规范操作的呼声更能为国
内的翼装飞行运动带去积极能量。

什么是翼装飞行？
翼装飞行，英文名是“Wingsuit Flying”，可分为有动力翼装飞行和无动

力翼装飞行两大类。 这次发生意外的是无动力翼装飞行。 它指的是运动员

穿戴着拥有双翼的飞行服装和降落伞设备，从飞机、热气球、悬崖绝壁、高

楼大厦等高处一跃而下，运用肢体动作来掌控滑翔方向，以此进行无动力

空中飞行的运动。 在到达安全极限的高度后，运动员将打开降落伞着陆。

■事件过程

5月12日上午 翼装飞行员失联

当天上午， 北京某文化传媒

公司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内为一

部极限运动短纪录片进行取景拍

摄。 当直升机飞升至约2500米高

度时， 两名参与拍摄的翼装飞行

员纵身跃下， 原本他们都在按照

计划好的路线进行翼装飞行，但

飞着飞着， 其中一人发现自己的

同伴竟不见了———后者在偏离路

线后失联了。

失联的翼装飞行员姓刘，是

一位正在读大四的女性， 虽说她

很年轻， 但已属于在国内翼装飞

行界中享有知名度的人物。 由于

失联时她并未携带具备定位功能

的装备，所以搜救工作殊为不易。

5月12日下午 开始搜救

事发后， 这部短纪录片的拍

摄小组和天门山景区立即行动，

调动两架直升机和多架无人机在

失联的翼装飞行员可能降落的山

体上空进行搜寻。当天下午，当地

政府人员抵达现场，调度消防队、

张家界蓝天救援队、摄制组、景区

工作人员以及熟悉地形的当地村

民开展联合搜救。 一方面， 直升

机、无人机、热成像仪等专业设备

悉数上阵进行空中观察， 另一方

面， 多组人员划分区域进行大面

积的地面搜寻。 第一天的搜救行

动在入夜后告一段落。

5月13日 大雨影响搜救

这天的天气就跟预报中的一

样，果然下了一场大雨。受这一不

可抗力影响， 当天的搜救工作只

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就不得不停

止了。

5月14日 雨水和低能见度拖慢进度

有一些专业搜救队从外地赶

到天门山景区， 加入到搜寻失联

翼装飞行员的行列中来。 但当天

的条件仍不理想，既有大雨，而且

能见度还低。

5月16日 在悬崖架绳索向下搜寻

根据圈定的范围， 搜救队伍

继续搜寻。 这个范围内有十几座

山需要排查， 预计全部排查完的

耗时得三四天， 搜救队伍的重点

搜寻方向是高山、悬崖。有专业搜

救人员在一处悬崖架设绳索，从

1500米处下降到700多米处搜寻，

但未发现与失联的翼装飞行员相

关的线索。

5月18日 找到遗体，降落伞未打开

上午， 搜救队伍在搜寻过程

中接到当地村民报告， 在天门山

玉壶峰北侧下方无人区一处密林

内发现疑似失联者。经现场核实，

确定为5月12日上午失联的翼装

飞行员， 已无生命体征且降落伞

处于未打开状态。 遗体被发现地

点的海拔高度约900米，距离其在

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直线距

离约2000米，相对落差约1600米。

遇难时在拍摄极限运动短纪录片

跳伞和翼装飞行，刘安都是专业的

她还喜欢潜水和冲浪


